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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生活中需要快乐，更

需要发现快乐的“眼睛”。

在生活中，哪些事曾给你

带来快乐？即日起，我们

面向广大读者征稿，邀您

讲述生活中的真实故事。

来稿要求：讲述日常

生 活 中 平 凡 而 生 动 的 故

事，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和

追求。行文要轻松活泼，

突 出 真 实 性 、趣 味 性 和

本土特色。作品体裁应为

散文、随笔，字数一般不超

过1500字。

投 稿 邮 箱 ：

mdwb09@sina.com，请 注

明“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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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大地逐渐丰盈，

柳新花艳，李白桃红。翘首期

待了春天太久的人们，终于走

在了暖阳下，走在了春风里，走

在了花朵旁。

几位老人戴着口罩，坐在

自带的马扎上，坐在西沙河边

的公园里，坐在春天里。不远

处的几棵紫叶李枝条上，挂着

他们各自的鸟笼。自行车、脚

蹬三轮车稳稳地等在鸟笼之

下。不知他们的鸟笼里左跳右

跃着的，是些什么鸟儿，与在树

梢上喳喳鸣叫着的自由的鸟儿

又有什么区别。从不曾关注过

它们的模样，我想，只有这些爱

鸟的老人家才有闲工夫、闲心

情、闲意趣去欣赏分辨吧？它

们叽叽喳喳着，是在歌唱，在吵

嚷，在拉家常，在向隔壁笼鸟示

爱求欢，还是在向天空里的鸟

儿倾诉衷肠？这些不懂得怎样

去沉默的鸟儿，用翅膀承载了

这些老人内心深处怎样的未实

现的理想和向往？望着鸟笼，

望着鸟笼里的鸟儿，他们想起

几十年如烟如尘的过往，是否

也会像梅花落满南山那样清软

绵长，充满着忧伤？或许，一只

翠鸟，参的是人间的悲喜，一只

鸟笼，装的是岁月的沧桑。

拍堤春水蘸垂杨，水流照

影桃花香。西沙河的对岸，是

几株已经繁花满枝的桃树，艳

灿桃花朵朵簇簇，或热烈奔放，

或温柔淡雅。桃花的明媚，不

知吸引了多少关注的目光，桃

花的芬芳不知抚慰了多少马不

停蹄的忧伤。桃树旁的两个女

子，从衣饰气质上看，像是母

女，在拍照。母亲拍桃花，拍桃

花般的女儿，拍人面桃花相映

红。不负春光不负己，在一位

母亲的眼里，生命的绽放总胜

过繁花的美丽。有人说，等待

一朵花开，需要很多耐心和微

笑，那春天里每一根含辛茹苦

的枝条，枝条上拼命绽放的每

一朵花，是否也在静静等待有

人去深情地注视与凝眸？这是

春风化雨的春天，温润而新鲜，

这是情怀热烈的春天，等待每

一个人去热爱与怀恋。花与人

的相逢，也当是尘世最美丽的

一种遇见。

远处的田野，放眼望去，绿

随天去春无际，三三两两的劳

作者埋首其中，在给麦田浇

水。麦子的心情和那些劳作者

的心情应该一样，接下来，都在

准备怎样优雅地为剩下的人生

灌浆。有了这遍水珠与汗珠，

小麦的筋骨与叶片会酣畅淋漓

地成长，那是麦子的味道，收获

的味道，馒头的甜香。他们面

向泥土，面向大地，任何风吹草

动不能改变劳作的专注；它们

扎根泥土，面向天空，任何鸟语

花香不能纷扰努力地成长。而

刚刚还在拍照的母女，不知何

时加入了劳作的行列，加入了

我膜拜的神祇。有鸟儿喳喳鸣

叫着飞过，声声清脆滴落在大

地，滴落在麦田，和绵延的碧

绿、起伏的麦浪一起融进一望

无际的蓬勃，温馨，诗意，和绿

色的希望。劳作者与天空，与

大地，与麦田，与大地上站立的

一切，一起挥洒成一幅多么美

妙的水墨丹青。

若生为林木，当欣欣以向

荣；若生为幽草，当萋萋而摇

绿。我知道，我们彼此只是一

个过客，路过此地，路过繁盛与

田野，路过欢欣和寂寞。发间

雪白明亮着冬天，眉里纵横沟

壑着秋天，眼里富丽繁华着春

天，心里翻滚炽热着夏天。行

走过的冬夏，眉眼里的春秋，终

究拜服于脚下深远厚重的土

地，拜服于土地上相伴生长的

各种生命。春天不过是四季中

的一个季节，一个平常的季节，

可春至人间花弄色，春天到来，

大地苏醒，河流欢唱，各种生命

蓬勃怒放，这又是一个多么神

奇的季节，富有无限动人的柔

情，又富有多么震撼人心的力

量。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土地

上，事实上我们生活在时间

里。田野、街道、河流、房屋是

我们置身时间之中的伙伴”，余

华《在细雨中呼喊》中这样说

过。那眼前所有的一切，都是

置身时间河流彼此生活的伙伴

吧？这些伙伴无论以怎样的姿

态存在与行走，各自都是生命

的欢喜和日常，坚韧且委婉的

人生，因此深厚、悠远、辽阔而

宽广。

我家小区门口，有两行高

大 粗 壮 的 垂 柳 。 奶 奶 到 我 家

来，啥都不记得，只记得这两行

垂柳——用她的话说叫耷拉柳。

我每天上班，都要从垂柳下

路过，垂柳的枝条调皮地抚摸我

的脸庞，掠过我的耳旁，像婴儿

软乎乎的小手，温暖，舒适。淡

绿色的柳花说不上是花，一个个

小绿球球，整枝条都是，偎依在

嫩绿的柳叶之间，不仔细看，看

不出是花。

今年，又到了柳花开放的

时候。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在

家 乡 的 大 坑 旁 ，有 一 棵 垂 柳 。

农村是不会多栽垂柳的，因为

它长得慢，而且木材不是笔直

的，不是高大的，用处不大，只

可以用来做面板、菜板、擀面杖

之类的，只有公共的闲置地，才

会随它长垂柳，所以比较稀有，

但在孩子眼里，却也是一处极

好的风景。

等到柳花成熟了，变成一团

一团的柳絮，白白的，像天上的

白云，随风飘逸；像地上的棉花

团，随风滚动，滚到庄稼地里，留

在那儿，等到春雨洒满大地的时

候，就长出来小柳树了。

调皮的孩子“哧啦”一声划

着一根火柴，火苗转眼就是一大

片。有时候，还不小心点燃了地

里的庄稼而遭到骂声，也不敢回

应。

刚刚发芽的柳枝，柔软、嫩

绿 ，我 们 常 常 折 一 条 来 ，做 柳

笛。比较粗的枝条做的柳笛还

要在上面钻上孔，像真正的笛子

一样，能发出优美的笛声。

到了清明，家乡还有插柳的

习惯。听人说：清明不插柳，死

了变条狗。有时候也忘记插柳，

我还担心以后会变成小狗呢？

那时候，不管男孩子还是女

孩子，都会爬树，爬树的时候，都

要把上衣脱掉，不然，树皮把衣

服拉破了，回家要挨打的。

有一个春天，我们几个孩

子爬到柳树上折了好多柳枝，一

人编织一个柳帽，戴在头上，模

仿电影上的解放军打仗，用指头

瞄准，左躲右藏的，结果一不小

心，一个小伙伴从树上掉下来，

摔断了腿，疼得咬牙切齿，都没

有哭。是自己摔得，再疼也不能

吭声，要是让妈妈知道了，还要

挨打。他每次回家，都忍着疼

痛，特别小心，怕妈妈看出破绽

来。不过，还是没有逃过妈妈的

火眼金睛，妈妈一边心疼，一边

骂，倒是躲过了皮肉之苦。那时

候的快乐，能掩盖裂骨的疼痛，

快乐是主旋律，其它一切都是配

角。直到现在，我的这个玩伴走

路，还有点瘸，都是那时候留下

的痕迹。

小时候，妈妈总是养几只

母鸡，母鸡下了蛋，妈妈就拿着

鸡蛋到集市上去卖，卖鸡蛋的

钱给家里买油盐，或者零碎东

西。宽裕的时候，会给我和弟

弟买点零食，无外乎是一些螺

丝 糖 和 焦 米 棍 ，五 颜 六 色 的 。

现在想来螺丝糖应该是最低级

的糖了，焦米棍也是垃圾食品，

可是在物资困乏的年代，那真

是最好吃的零食了。

要想母鸡下蛋多，妈妈说：

鸡 要 吃 活 食 ，就 是 一 些 虫 子 。

春天到来，惊蛰一过，各种虫子

都出来了。记得那时候，逮的

一种黑色的小虫子，土话叫老

鸹虫，全身是黑色的，像锦缎一

样 的 黑 ，有 七 星 瓢 虫 那 么 大 。

天一黑，我和弟弟就拿着准备

好的瓶子，到柳树行里逮老鸹

虫。特别是柳树上最多，我想，

可 能 是 老 鸹 虫 喜 欢 柳 树 的 汁

液 ，才 每 天 赖 在 柳 树 上 的 吧 ？

摇一摇小柳树，哗哗地落得满地

都是，不一会儿就装满了瓶子。

沟沟坎坎的小草上也有，不过，

还是柳树上最多。有时候，哪一

天逮的多，几只鸡都吃不完，眼

看着母鸡吃得肥壮起来，下的鸡

蛋大，而且每只鸡每天一个蛋，

下好多天才歇窝。我感谢那些

柳树，它吸引了无数的老鸹虫，

然后老鸹虫成了我的囊中之物，

又成了鸡的肚中食物，最后孕育

出一个光溜溜的鸡蛋，换成了一

张张钞票，成了我家重要的经济

来源。

后来，我上了师范学校，和

爱人相识相爱。每到星期六，他

都会在学校附近的柳树下等着

我，有时候有意无意地折几条柳

枝插在车把上，有时候，编织一

个柳帽戴在头上。我们一路上，

有说有笑的，直到现在，依然幸

福地生活在一起。

现在，我家小区门口那两行

高大的垂柳，垂柳依依，微风燕子

斜。有垂柳在的日子，每天都是

春天，每年都是春天。两行垂柳

就是两行诗，两首写春天的诗。

啼莺声在春枝头啼莺声在春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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